
 
我的控制台 会员登陆 免费注册 最后更新 高级搜索 返回首页 我要投稿 退出登陆 联系我们

当前在线: 287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古今通论 

 古代通论 

 世界史论 

 当代三农 

 现实问题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先秦通论 

 原始经济 

 文明起源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汉唐通论 

 战国秦汉 
 秦国秦代 

 西汉东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宋元通论 

 唐宋通论 

 北宋南宋 

 辽金西夏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明清通论 

 明代通论 

 明中后期 

 清代通论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近代通论 

 清代晚期 

 民国通论 

 民国初年 

 国民政府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近世通论 

 现代通论 

 前十七年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学科发展 

 专题述评 

 年度述评 

 学人学术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史观史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天人古今 / 现实问题 / 思想评论 / 是继承，还是背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辨析之一 

是继承，还是背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辨析之一

2007-07-30    鉴明    旗帜网    点击: 288

是继承，还是背弃？ 

是继承，还是背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辨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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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7月16日，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该校《学习时报》上发表文章宣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果从１９８２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这一科学命
题算起，已经经历了25个年头；如果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探索算
起，已经经历了29个年头。” 

7月2日，《学习时报》发表文章说：“邓小平总结了照搬外国模式的不成功经
验，又总结了既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又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十年‘文革’的深
刻教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科学判断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处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而将社会主义置于中国的现实基础之上。从此，中国的社会主
义就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7月11日，上文作者在上海党史信息报上的文章中称：“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最新成果，概括地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但相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前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最新成果；扩大地说，整个社会主义运动
史上，相对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是最新成果。”“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邓以后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这个名称，理所当然地包括毛泽东的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上海的社会科学报于6月7日、6月21日接连发表整版论文，批判“苏
联模式”——“斯大林模式”说：“很多学者指出，20世纪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
是斯大林模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而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之后到
‘文化大革命’，也基本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自觉地采用了斯大林的这一社
会主义模式。”“毛泽东后来把斯大林模式出现的错误在中国基本上实践了一
遍。” 

诸如此类说法不胜枚举。持论者中，不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称“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或“当代马克思主
义”）的“建构”者和权威阐释者，他们是深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的。 

由他们的说法可见，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说成“一脉相
承”，不是欺人之谈，便是大谬不然。他们从时间、内涵和后果等方面，把这两者
界限截然分明，不容含混的。而他们的所谓“始于毛”之类说法，显而易见是言不
由衷，不能自圆其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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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共产党怎样领

导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总其一生，毛泽东殚精

竭虑、鞠躬尽瘁，始终不懈地致力于探索和解决这个根本性课题。 
他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毛

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如他自己所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
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史上，树立起了新的丰碑。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
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
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
而是新民主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这里所说的“新”，就在于： 
第一，它是由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同上第610页） 
第二，它是由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

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
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同上第665页） 

第三，它是由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
界是提高了，中国的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
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
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同上第647页） 

第四，中国“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
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
论。”（同上第646页） 

第五，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
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发展，同时又对之采取恰如其分地有伸缩性的限制政
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同上第4
卷第1322页） 

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把党和人民军队建设成为教育、改造、培养和
锻炼农民的大学校，造就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他领导
下，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建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
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同上第2卷第743页） 

与此同时，毛泽东发出了“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他指出：“分散的个体生
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
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
合作社。”有了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
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
路。”（同上第3卷第385、386页） 

由此，如一个外国人所说，毛泽东把“沙握成了绳”。 
正是因此之故，中国人民革命能以摧枯拉朽之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取得

了全国范围的胜利。“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又正是因此之故，在建国以后，在取得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
运动”的胜利，以及“三反”“五反”斗争的胜利之后，毛泽东在１９５３年适时
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革命转变任务，从农业合作
化着手，在１９５６年初就异常顺利地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在中国建
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曾经承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主席逝世这段时间，我们做
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搞了第
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6页）“我国资本主义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
一。”（同上第2卷第186页）“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
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同上第302页） 

历史确凿无疑地记载着：中国社会主义，是毛泽东领导创立的，而且一开始就是
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邓小平当年也讲过：“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
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同上第345页） 

对此，人们岂容轻易健忘，轻浮否定？ 
 

（三）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脚裂；

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也说过：“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共产主

义）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
人”。 

再加以资本帝国主义汪洋大海的围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难曲折势所必然。 
如果说，当年列宁认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维埃俄国建立的是“带有小农

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那么，由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其特殊性，更加异乎寻常。 

还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卓有预见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
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
艰苦。”（《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8页） 

果然。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如果开局是异常顺利，并且引起一片乐观（包
括毛泽东自己在内）的话；那么，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其后的“波匈
事件”的发生，就使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困难了。 

且不说国内情况，单就国际环境而言，当时我们不仅要应付帝国主义的封锁、颠
覆，以及其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而且还得对付
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的现代修正主义，特别是其背信弃义横加于我的种种沉重压力，
真可谓腹背受敌，内外交困，要多艰难危险就有多艰难危险。 

面对此等局势，毛泽东一如既往，视若等闲，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的革命气概，高举起反帝反修两面大旗，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把社会
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在１９５６年《论十大关系》等论著中，他强调指出，还过去我们就是鉴于苏联
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又强调丢弃贾桂那样的奴
隶相，“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的中提倡的‘藐视美帝
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他越加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中国自己的路。 

他及时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后的
新鲜经验，以及中国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在1957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它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敌我和人
民内部这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着重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一系列原
则、方针和实际措施。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上，在理论和实践上开辟了一
条通向新境界的道路，令人豁然开朗，耳目一新。讲话正式发表后，波兰《人民论
坛报》称其“第一个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试图在最近几年的经验中来发展社会主义
理论。”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则认为它“以新的观点、创造性的方式，照耀着整
个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连英国《每日先驱报》也认为，这个讲话“可能
是列宁1924年逝世以来共产党世界中最重要的一片”。 

此后，毛泽东又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高度警戒美国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
谋，并且开展了与赫鲁晓夫集团的“十年论战”，对以其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
潮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持续斗争，给以全面系统彻底的批判。也正是在这样重大斗争
过程中，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逐步形成。 

从1957年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到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领导进行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活动。它们都着眼于防止共产党蜕化变质，防止
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变颜色，防止出现全国性反革命复辟。其矛头所向，越来越明显
地集中于“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马社香所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一书中，提到1965年5月25



日，毛泽东与湖南、江西两省领导人的谈话，可说是概括了他当年的深谋远虑。 
毛泽东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

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
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的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
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占有优势，内外一夹
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
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
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
了。” 

毛泽东又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
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
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
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
险，……。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
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
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
他们？”“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
承？” 

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伟大气魄和胆略，把这些问题，不仅
诉诸党内干部，而且直接诉诸全党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最广泛发动群众，包括年
青一代，以“大民主”方式“关心国家大事”，“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乃至“重
建”共产党。这不仅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上，而且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
都是伟大的创举。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与影响，必定历久而弥新。 

正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曲折进程中，毛泽东在晚年对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
思考越来越清醒，越来越冷静，越来越深刻。1974年12月26日，他和周恩来彻夜单
独长谈；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他的“重要指示”；1976年，他与华国锋等人谈
他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等等，都充分反映了重病缠身的毛泽东，直至临终的日
子，念念不忘的始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深入探讨，“文化大革命”
的未竟事业，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 

所有这些历史事实，容得什么任意涂抹，“彻底否定”？ 
 

（四）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

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这样说过。 
中国工农群众及其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及其干部、中国方方面面的人

士，对毛泽东的崇敬，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情同此理。 
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呼吸与共、血肉相联，毛泽东思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崇高

地位，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惟其如此，中国才能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过资本主义峡谷，进入社会

主义时代。 
惟其如此，中国社会主义，虽处“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惟其如此，虽经“十年内乱”，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依然巩固，而且打破了美国国

债帝国主义的封锁孤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了与美国和日本的正常邦
交，恢复了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往来关系，赢得了在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毛泽东逝世后，历经“八九风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历经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的空前变革，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和斗争中，益发坚信“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
救中国”；只有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才是坚持社会主义，赢
得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河南南街村人说得好：“毛泽东不是
神，毛泽东思想赛过神。” 

当然，正如毛泽东所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
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毛泽东文集》第8卷
第302页）因此，毛泽东在其领导工作中，确有不少失误，乃至严重错误，主要是
“急于求成”，“过于求纯”。而在他发动和领导的历次思想政治运动中，尤其是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使不
少人受到伤害或严重伤害，其后遗症一直延续至今。此中教训，很多，很深，实需
牢牢记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受伤害者，乃至“家破人亡”者，不计个人恩怨，不
变初衷，依然崇敬毛泽东，坚信毛泽东思想。这种状况，发人深思。近年畅销的章
诒和所著《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写道，在1957年“反右”时首当其冲的章伯钧，
曾对她说过：“毛泽东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1977年秋，胡耀邦被问及对
“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时，虽然片面地断定“实践是错误的”，但又毫不犹豫地肯
定：“老人家是为了反修防修，思想还是光辉的。”（见2004年8月9日《学习时
报》沈宝祥文）读过《毛泽东传（1949—1976）》，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
从不文过饰非，一旦发觉错误，总是能自我批评，并且排除种种阻断，尽力纠正
的。这些，正是上述状况的一些根由吧？ 

总之，邓小平1980年10月25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过： 
“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地改革

时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
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
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
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
把它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
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300页） 

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五） 
 
疑问当然是有的，从来就有，永远不绝。 
这一点，毛泽东也是卓有预见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发动时，他就说过：“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

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2
页） 

及至1976年，毛泽东与华国锋等谈及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时，明确指出：
“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一生做的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
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
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82页）当
年，他对有人“永不翻案”的承诺，也不以为然。 

果然。 
毛泽东辞世后不久，一股“非毛”和“反毛”的邪风，就借着“解放思想”之

名，从党内刮到党外，从国内刮到国外，刮得个天昏地暗。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先是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讲

话，回应了“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
题”。再是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重申了《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并且讲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
续研究。”又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就对毛泽
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其中之一就是上文引述的。 

但是，邓小平话音刚落不久，他讲的一些话就不作数了。文化大革命被迫不及待
地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随之不再“继续研究”，也被
彻底否定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一些人也不以上述“决议”为满足，
着力要搞所谓“第三个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些
人上下呼应，内外勾结，国内海外，明里暗里，无所不用其极，竭尽卑鄙下流，不
齿于人类的罪恶能事。其中一些领衔者，号称“老共产党员”，“共产党老干
部”，但他们的反共伎俩与能量，恐怕古今中外反共高手也会自叹不如。在我们党
的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中，这等景象，着实是骇人听闻，匪夷所思
的。此类东西，罄竹难书，人们有意的话，只要看看今年以来的《炎黄春秋》所发
表的一些文章，就足见一般了。 

这种“非毛”、“反毛”的罪恶行径，经久不息，越演越烈，直接威胁到中国共



产党的存亡，威胁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成败，威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衰，威
胁到中华民族的未来，一句话，威胁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其理
所当然地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和马克思主义战士的义愤，他们奋起与之进行了不调和
的斗争。近30年来，这种斗争虽几起几落，始终未见稍停，于今尤烈。这一斗争的
焦点，就在于：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还是背弃和否定毛泽东思想？ 

令人惊讶莫名的是，尽管邓小平讲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尽管胡锦
涛总书记号召过“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
帜”，他们这种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斗争，却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反而
受到“不争论”的种种钳制；不但得不到应有的鼓励，反而被视为与“解放思想”
不能相容，被打入另册。反之，“官方”的思想理论宣传，正如本文一开头所示，
却一直在那里忙着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划清界线，与毛泽东思想分道
扬镳，而且明里暗里，将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所谓“失败”的
“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划上等号，一起批判，还要来个“再思考”和
“全面突破”。这到底是居心何在，所为何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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